
爆粗學黃霑，你配嗎？

面對生活的方法
上個星期，無意中接
連看到兩篇關於「距離
影響生活」的帖子。一

個講北京的「生活荒漠」，一個是登上
微博熱搜榜的話題：「上班後離家近有
多重要」。
在有關北京的帖子中，一個從北京
搬去上海生活的博主深深感慨，說終於
領悟到了上海「生活感」的核心來源，
就十個字——「市中心太小，大家住
得近」。因為小，所以美好的東西都很
集中；因為近，朋友間可以常常見面，
且玩到凌晨也可以走路回家。日劇中推
開小酒館的門碰到熟人的橋段，在北京
是天方夜譚，在上海卻可以是真的。小
而近，讓生活變得大而美。
反觀北京，「君住朝陽南，我住朝
陽北，日日微信約相聚，不如去河
北。」猶記得一位台灣駐京記者初到北
京時，飛機下午抵達，她興沖沖打電話
約在京的舊友相聚，當對方得知她在
「大山子」時，表示「今晚恐怕見不到
了」，因友人正身在中關村。讓這位長
期生活在台北的台妹當時不解和不爽了
很久。如今在北京，甚至連「異地戀」的
評判標準都已升級，以前還是跨區算異
地戀，現在只要不住一起就都算了。北
京如今的面積，已經相當於2.5個上海或
者16個香港。在龐大的北京城裏，出去
吃一頓飯、看一場電影、逛一次街、吻
一次戀人的代價很可能都是通勤兩小
時，這讓業餘生活的時間成本變得無比
高昂，很多人被迫做起了「時間管理大
師」——出去會友的話，必須至少再看

一場電影才值得。光為一頓飯就出去是
不可能的，所以沒電影的日子就別約
了。那位博主最後說︰「北京太大
了，但這種大卻讓我的生活變小了。」
那如果逃不開北京這種巨型城市，

又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變大該怎麼辦呢？
答案是選個離家近的工作，至少能把上
下班通勤的時間省出來去看場電影。
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

《2020年度全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
告 》顯示，北京目前每天有485萬人
上下班通勤時間超過了兩個小時。很多
人這樣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時間都浪
費在路上，路上的時間消耗掉了所有下
班後活動的熱情。因為住得遠，幾乎推
掉了所有社交。每天上班都像出了趟遠
門，身心俱疲，一晚上根本歇不過來。
而也有選擇了離家近的工作或把房子

租到公司附近的人描述自己如今的生活：
有大把時間看書、運動、好好吃飯、應付
社交，一年下來練出了一個健康身體，
看完了100本書，寫了10幾萬字的文
章。所以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開始重新思
考，當「錢多、事兒少、離家近」三大
要素不可兼得時，到底該選擇哪一個？
與房子大比起來，把床擺成三面能
下才是舒服的關鍵；與便宜大碗比起
來，味美與七分飽才是日後可以悠然回
味的關鍵；與一身名牌比起來，擁有一
個長期自律的美好身材才是穿什麼都能
漂亮的關鍵；同樣，與高薪比起來，保
證充沛的業餘時間才是感受幸福的關
鍵。生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面對生活
的方法決定了生活的品質，與錢無關。

香港成為中國「粗口
之都」，有其獨特的時
空因素。廣府話共有五
個粗口字，字義清楚明

白。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現
代漢語的粗口髒話如「他媽的」、「幹
你娘」、「狗日」等等，若用在寫實小
說，交代文化較低普羅大眾的言語時較
可接受。廣府話粗口入文則只能用符號
如「X」代表，通粵方言的讀者自然心
領神會。潘老頭無意為粵語粗口字爭取
「合法」地位，依循舊俗可矣。
潘老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短暫當過
中學教員，一學生因講了粗口被罰站，
對路經的潘老師言道︰「阿Sir，我唔
信你從來不講粗口。」當時倒似還有點
語塞。後來思考自己講粗口的規矩，得
出結果是︰有小孩在不講，有女性在也
不講。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如果遇上女
性長輩無惡意地講粗口，也不排除會湊
湊興搭嘴。因有這些限制，其實平素極
少講粗口，聽眾以成年男子為主。
近年香港年輕一代肆無忌憚粗口橫
飛，並不始自林慧思的言傳身教。此前
網絡傳媒異軍突起，因原有法例只規管
傳統電台電視，新網媒成為爆粗者的樂
園。黃毓民、蕭若元兩位「網紅」是始
作俑者，他二人的形象是學識高、有見
地，追隨者甚多，他們的惡劣口業也就
超過林婦千倍萬倍矣！
今時香港「粗口廢青」還會另找藉
口，常說：「黃霑也講粗口！」作為辯
解。黃霑是個有成就的音樂家，除了作
曲和填詞還會演戲，外號叫「不文
霑」。遇上如此荒唐的藉口，潘老頭會
問：「你這『廢青』也有資格與『不文
霑』平起平坐嗎？」

大家都做了同樣違反社會道德風俗
之事，世人還會考量你閣下的整體成
就，再作綜合研判，古今中外皆然。西
漢諸帝多有男寵，漢文帝寵鄧通、漢
哀帝寵董賢都有亂政之失。鄧通亂政
較董賢為輕，漢文帝是公認的賢君，
漢哀帝則無甚建樹，算是昏君了。前
美國總統克林頓捲入性醜聞，可是他
做總統的成績表尚可，其淫濫不足以
影響仕途。歐美政圈每年有多少政客因
情愛事出軌而下台？
黃霑一生勤懇工作，創造了許多財

富。你們廢青暴徒，如什麼大學學生會
會長，枉耗米糧廿多年，又做過什麼對
個人、家庭和社會有益之事？你們要爆
粗學黃霑，還學不學他在妻子懷孕時與
別的女人鬼混？黃霑那一代人年輕時，
若隨便侮辱人家的母親，按「江湖規
矩、街頭文化」，是要捱揍的！那像今
天粗口廢青那樣胡亂侮辱人母？
拜託！爆粗學黃霑，你們配嗎？
說到誤導小孩，「我的朋友查良

鏞」亦有過失！他在《袁崇煥評傳》
寫道：「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煥在這段
時期中，『X他媽』的廣東三字經不知
罵了幾千百句……」又謂：「淞滬之
戰時，十九路軍廣東兵守上海，抗禦日
軍侵略，當時『X他媽，頂硬上』的廣
東三字經，在江南一帶贏得了人民的熱
烈崇敬。」金庸小時候聽長輩說廣東兵
講粗口，以為廣東人一定講，於是一句
戲言誤導大量懵懂的讀者。
袁崇煥督師是廣東東莞人，考得進

士功名，現時沒有堅實的證據證明他
經常講「X他媽」呀！況且袁公是大英
雄，即使真的爆粗也不影響他的偉大人
格。香港廢青暴徒只是狗熊而矣！

大家都喝過茶葉茶吧！中國是最早發現茶葉的國
家，因而中國飲茶的歷史悠久，凡是有中國人的地
方就有茶。中國茶葉品種繁多：武夷山崖茶、安溪
茶葉、福建烏龍、天津大葉、西湖龍井、六安瓜

片、四川沱茶、雲南普洱、洞庭湖君山茶等；無論黑茶、綠茶，
都數不勝數。碧螺春、鐵觀音等名茶，你嚐過未？人無貴賤，誰
都有幸喝茶，上焉者細啜名種，下焉者牛飲茶湯；北人早起，路
上相逢，輒問訊「喝茶未？」
茶最解渴，是開門七件事之一，乃生活必需品。茶被譽為「中

國國飲」，自有其道理。
我生活少有閒情逸致，雖然對茶沒啥研究，但我知道茶是好

東西，愛喝茶，尤其普洱茶。淡淡生活平常心，正好喝茶；心
情好，可從容不迫喝茶；如果我心情不好，我不喝酒、不喝咖
啡，我喝茶，細斟慢飲，漸平復心情。上午飲茶，神清氣爽，
下班後泡一杯茶，可以讓疲憊慢慢沉澱，晚上飲茶，溫馨心
靜。雨天喝茶好，窗外雨聲淅淅瀝瀝，什麼也不幹，喝茶，漸
「品」出美好茶韻。
早前疫情下不能上茶樓，老媽只好家中品茶︰她把幾撮茶葉放

入杯中，注入熱氣騰騰的開水，低頭細看杯中：茶葉在水中不
停地旋，好似開出了一朵朵翠綠的飛花。不一會，原先蜷曲着
的茶葉，經水浸泡變得圓潤起來。不覺間，那滾燙透明的開水，
變成了一汪翠綠的茶，茶香濃鬱，繚繞上空，令人陶醉。我喜歡
普洱茶，特別愛它含芳香，不苦不澀，飲後回甘，還很去油膩，似
有良藥功效；我們肚腹本來就有油，普洱茶最好來當清道夫了。
記憶中，不僅我一人，丈夫、我老媽和奶奶，全都喜歡普
洱。普洱茶和其它綠茶很不同，特別耐放，很多綠茶儲存久了
就變質，發霉發黴，但普洱被譽為可以喝的古董，因它有效期
超長，像儲藏酒一樣，愈久愈醇香。熱水沖下的普洱，那種深
濃的紅黑色澤，簡直是茶種裏的異類；被壓縮製成餅裝的雲南
普洱茶，更是名聞遐邇，按年份論身價（愈久愈好），這種雲
南七子茶餅可謂古董，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周武王時期，可以
藏，更可喝；喝時用專門配備的一套尖利嘴工具來戳開它，弄
成碎小塊。喝普洱茶被證實有益心臟，有助心血管道暢通，可
降低患冠心病的風險，讚！難怪普洱茶常被炒熱了。

閒話喝茶 國飲有益
香港是中西文化

匯聚的福地，可以
說香港是一個崇尚
自由的地方。就以

宗教自由來說，不少人信仰耶穌
基督，每逢12月25日是耶穌生日
的日子，香港將聖誕節列為公眾
假期，無論是信仰何宗教都能享
受假期。直到香港回歸後，時任
香港佛教協會會長覺光法師與一
眾虔誠教徒向特區政府申請每年
農曆四月初八日是佛陀釋迦牟尼
的誕辰日，亦為公眾假期，果然皇
天不負有心人，每年農曆四月初八
佛誕日列為公眾假期。
佛誕，又稱浴佛節，全球佛教
界都會舉辦各種慶典來紀念佛陀
的誕辰。而在香港，無論你是否
佛教徒都享有佛誕假期。
曾記得在2013年，香港佛誕節
大典假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
行。思旋雖非佛教徒，難得有緣
蒞臨佛誕大典，喜與十方四眾同
沾法喜。是日晨早醒來，為表虔
誠，特此齋戒沐浴，祈求「佛光
普照人間福，法雨均霑大地
春。」佛誕吉祥！
相信男女老少都看過《西遊

記》這本書或劇集，都熟悉唐僧
與孫悟空、沙僧和豬八戒，師徒4
人前往西天取經的故事。「敢問
路在何方，路在腳下。一番番春
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
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唐僧取

西經的故事令人深有反省和啟
發：做人要誠實，做事要謙虛，
要擁有慈悲大愛之心，致力於促
進社會祥和的力量，致力於讓我
們的社會更加安定。無論漢傳佛
教抑或藏傳佛教，凡有心修行
者，可從佛法義理學習珍惜生
命、關懷生命、關心世界的理
念。如此看來，通過禪學其實也
可從中認識自我，若在人生中偶
有不如意的事，也應警覺起來，
積極面對。
古有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

九」，若能以豁達開懷之心給自己
尊嚴之同時，也要尊重別人，利
樂有情，同種福田，共襄善業，造
福社群。環顧當下，面對世界大
局，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民
生、疾病等方面都是複雜多變，實
事求是地說是「糟透了！」思旋曾
在佛誕節的當日禮讚佛陀之餘，誠
心祈願「佛光普照人間福，法雨均
霑大地春」，撥開雲霧重見天日，
讓春風吹走衰氣，讓人人健康平
安、讓世界和平，人人生活更加幸
福！人人共建人間淨土！
廿四節氣「小滿」也已過去

了。萬物生長雖見小滿，也要知
足常樂。夏天來了，蓮花開了。
看到了「出污泥而不染」的蓮
花，心靈頓覺寧靜平和，如蓮花
般清淨無染，彷彿一陣清風吹
來，大有「香遠益清」之感。
平安吉祥！

修行自我 同沾法喜

香港社會動盪加上新
冠疫情讓大家納悶了兩
年，各類活動都被迫停

頓，原本每年3月舉行的藝術月去年也
被迫取消，幸好今年疫情轉佳，眾多的
活動如雨後春筍都冒出頭來。
令人興奮的是藝術展覽都一個又一
個地進行，尤其是藝術月雖延後兩個
月，仍能在5月份進行，國際盛事Art
Basel （巴塞爾）藝術展也能舉辦，一
時藝術界生機勃勃，愛好藝術者恍如獲
得雨露滋潤，呼吸着清新空氣，連平日
不大關注藝術的人，也來增添生活色
彩，享受陽光迎來的氣息。
巴塞爾藝術開展首天我已急不及待
前往參觀，雖然今年規模細了，許多參
展商因為疫情和隔離政策未能參加，
反而多了本地、內地和亞洲區的作品，
仍讓人樂在其中，同期舉行的還有Art
Central；節目極為豐富的法國五月藝
術節，當中包括了超現實之外—巴黎
龐比度中心藏品展、法國五月美食
薈、鹽田梓藝術節、太古地產藝術
月、銅行百載、HKWalls 藝術節、
CHAT六廠的「織碼如詩」、香港藝
術節、佛誕節吉祥大會，還有眾多大
大小小的畫展散布在不同的展場︰粵

劇、珠寶展、戲劇、音樂會……
久居加拿大愛好藝術的妹妹曾問：

「香港不是藝術文化沙漠嗎？怎麼成為
了藝術豐盛的城巿？較多倫多走得更
前！」是！香港人接受力強，能兼容東
西方不同的文化，這是我們這個小島
可愛之處。
今年的藝術豐收，我也是受惠者，
太古地產藝術月其中一個藝術展品，放
在我家居旁的太古公園，名為「請就
座」，是英國設計大師Paul Cocksedge
的傑作。看來就像刨鉛筆的波浪形木屑
花，不同其他藝術品，它邀請遊人就
座、就卧、就躺，享受閒憩，人成為藝
術品的元素。在香港的公園內，木櫈中
間都被裝上鐵欄防止遊人睡下來，這作
品就更有人情味！

藝術展如煙花盛放

這半年來，各種差旅忽然增
多。時間被硬生生切斷成好幾
塊。每一塊都需要配合完全不

同的個體角色。人就像患上了精神分裂，時
而得考慮這個問題，時而又得把別的事情當
成重點。這充分說明環境變化對人的影響。
然而這還不算最糟。這種現實最不好的地

方在於大量的時間被浪費了，因為怕誤火
車，我都會提前在車站等，加上旅途的過
程，每次行程，我至少有四分之一時間無所
事事。
起先，我把這些「等待」的時間用來刷手
機。不過這並不像想像當中那麼容易。因為
心靜不下來，手機拿在手裏滑動時並無目
的。我會一會兒打開微信，上下滑動幾下。
再轉而打開別的什麼軟件，再滑動幾下。就
像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看到貨物從傳送帶
上運過來，我就不假思索地抓在手裏。至於
這個物件是什麼，我不關心。甚至這種機械
行為還會加深頭腦的沉睡，讓動作在純粹的
習慣性指引下熟練操作。
倘若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過去，他會覺

得此人是相當詭異的。然而它就是這樣發生

了。並且，就在你這樣「忙碌」的時候，你
還是能感覺到深深的無聊。後來我開始嘗試
帶一本書，文學或哲學。每次剛剛拿出書的
時候，頭幾行還有些無法投入。看過一兩
頁，人就漸漸安靜下來。這些書像是擁有魔
法，可以把你從斷裂的人生整個拉出來，讓
你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沒有強迫
的義務性工作，更沒有各種義務性的工作互
相打斷對方。一切都是那麼有機的一個整
體。愈是好的書，你會愈放心。因為你知
道，書裏的一切都將會有自己的歸宿。
即便只看了20分鐘，你的車來了。不要緊，

把書合起來去坐車，坐定之後繼續看。直至到
了目的地，你就可以放下書去工作了。而後再
拿起這本書，是下一段路程。這書像是專為
旅途準備的，它與旅途的時間成為一體。形
成了「旅途——某書」的雙主題模式。一個是
身體上的，一個是思想上的。都有連貫性，又
並行不悖。過陣子，我再回頭看，這半年來，
我居然零零碎碎地看完了張愛玲全集，《德
里達傳》、《解讀德里達》、《拉康傳》、
《論文字學》、《在路上》、《月亮與六便
士》、《南方的轉折》、《印度：百萬叛變

的今天》、《幽暗國度》等等。
我雖然從事文字工作，這樣完整的、一字

不漏地看完一本書卻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尤
其是剛看完第一本書的時候，那種「我終於
又看完了一整本書」的鼓舞感十分強烈。
我想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在於抵禦了一種叫

做碎片化的焦慮。一切無體系的、稍縱即逝
的東西在書籍強大的邏輯關係當中都沒有存
身之處。身體儘管會因為物理空間的限制不
得不被打斷。可是思維存在的完整性和複雜
性都因為被整體的思考和安排過而顯示出一
種有機的邏輯。
有很長一段時間，實踐論和實用主義倡導
瞬間行為，他們期待在每一個瞬間行為當中
去積累經驗，以推動人類文明這個大主題。
這種思維促進了科技的發展，並且推動了人
文學科向社會科學的轉向。
但是，實踐和實踐的經驗唯一解決不了的
問題就是思維當中因為變動而產生的焦慮。
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管着這一塊。而且
不是某種時髦的、轉向社會科學方法的人
文，是那種正遭遇淘汰的傳統人文，它可以
治癒碎片化的焦慮。

碎片化焦慮

文藝家們的別樣幽默
幽默是作家、書法家和演員優
美、健康的品質，是一顆敏銳的心
靈在精神飽滿、神氣洋溢時的天然
流露。每個人都喜歡具有別樣幽默
感的文藝家。
曾著有《神鞭》等小說的著名作
家馮驥才，有一次在美國佛羅里達
一家小店吃飯。服務員是個打工的

女大學生。她說：「我們這飯店無所不
能，凡是您想到的都能做出來。」馮驥才
突然笑嘻嘻地說：「既然這樣，那麼就來
一份冰雹燴鑰匙吧，鑰匙要燒得嫩點
兒。」服務員一聽，不由自主地發出銀鈴
般的笑聲。
作家劉震雲寫了一本新書《吃瓜時代的

兒女們》，在舉行發布會時，他和一眾人
等每人舉着一塊西瓜，對着相機一起高喊
「吃瓜，吃瓜」。在一次論壇上，有位歐
洲作家看到劉震雲的新書《我不是潘金
蓮》，老外不知潘金蓮是誰，就問：「潘
金蓮是中國的歷史人物嗎？」劉震雲笑瞇
瞇地答道：「我改天給潘女士打個電話，
約她和你一起吃個飯，怎麼樣？」
雜文家劉齊有一句名言，如果人由一百

個細胞組成，他有九十九個半幽默細胞，
剩下半個，是用來吃飯睡覺的。有一次飯
局，劉齊恭敬地問一位初見先生姓名，對
方答：「姓劉名立。」劉齊小聲說：「原
來是本家呀，不過咱哥倆名字合起來，就
有些不雅啦。」「怎麼不雅了？」「想聽
我說？你叫劉立，我叫劉齊，合起來就是
『流里流氣』。且不要說我沒深沒淺，更
不要心裏嘀咕這人怎麼神神叨叨的，因為
這都不是真的呦！」
魯迅外冷內熱，是個地道的幽默派。葉
永蓁曾問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是
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為啥要取個外國名
字？魯迅答：「阿Q是光頭，腦後留辮

子，這個Q字不正是他的寫照嗎？」巴金
撰文說，真沒想到——魯迅這位大作家竟
是一個善良、平易的瘦小老頭。雖這位瘦
小老頭並不十分帥氣，但卻對自己信心有
加。有一次，英國作家蕭伯納見到魯迅：
「都說你是中國的高爾基，但我覺得你比
高爾基漂亮多了。」魯迅聽後，不但沒有
謙卑之意，還說：「我老了會更漂亮！」
1885年，小仲馬的《茶花女》初演獲得

極大成功，小仲馬打電報給父親大仲馬
說：「非常圓滿的成功，就像我看到您的
一部作品初上演所獲得的成功一樣……」
大仲馬收到兒子的電報，風趣地回電：
「親愛的孩子，你的作品上演成功令我欣
喜若狂。一定記住，我最好的作品不是別
的什麼，而是你！」——這風趣的讚揚，
含蓄深遠而又別具韻味。
「小鮮肉」梁靖康，曾被網友票選為廣

州大學校草，後被星探發掘步入演藝圈，
在《國士無雙黃飛鴻》中飾演宮廷一角，
2017年參與浙江衛視大型競技類體育綜藝
《來吧冠軍》第二季錄製，擔任仲裁助
理。梁靖康給自己的三個形容詞是：幽
默、風趣、宅。他笑稱上學時，平時出門不
愛裝束和捯飭，同時自己並沒有偶像劇裏
長得那麼迷人，有些人可能只聽過他名
字，還沒見到真人真相。進入演藝圈後，
很多人都喊他「小鮮肉」，他幽默地說：
「這證明我還不夠成熟——草長得太嫩了，
連溫順的羊都要啃上一嘴，這怎麼行呢？
希望大家以後改叫我『演員梁靖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作家端木蕻良居住

於桂林時，幾乎每天都有同道文人前來拜
訪。為不影響自己的文學創作，他便寫詩
一首貼於門上：「女兒心上想情郎，日寫
花箋十萬行。月上枝頭方得息，夢魂又欲
到西廂。」此詩看似在傾訴兒女情長，實
則是暗示造訪者：我正在忙着進行文藝創

作呢，請閒言少敘，惜時用功！讀罷這含
蓄幽默的「字條」，知趣的文人們多是莞
爾一笑，折身而返。
啟功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著名書畫

家，由於求字、求畫、求教、求事、求赴
會者絡繹不絕，幾乎無法正常生活和工
作。無奈之下，他也在門上貼上字條：
「啟功冬眠，禁止敲門；如有違犯，罰款
一元。」而且在下面掛了個「罰款袋」，
雖「罰款袋」中一直是空空如也，但敲門
聲幾乎絕跡了。畢竟是「嚴重警告」，誰
把「冬眠」者無辜地從另一個世界拎出
來，這罪過可不小啊！
1982年秋，美國洛杉磯中美作家會議
上，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請中國作家蔣
子龍解一個怪謎：「把一隻5斤重的雞放
進一個只能裝1斤水的瓶子裏，您用什麼
辦法把牠拿出來？」「您怎麼放進去，我
就怎麼拿出來。」蔣子龍微笑着解釋道︰
「很顯然，您是憑嘴一說就把雞放進了瓶
子，既然您可以信口開河，那麼我當然也
可以。語言這個工具可有無限想像，我再
把雞拿出來就可以了。金口一開，易如反
掌。」金斯伯格讚道：「您是第一個猜中
這個怪謎的人。」
一次，英國一家電視台採訪作家梁曉

聲。英國記者突然對梁曉聲說：「下一個
問題，希望您能用『是』或『否』來回
答，好嗎？」梁曉聲不知是計，欣然應
允。「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國
就不會產生你們這一代青年作家，那麼
『文化大革命』在您看來究竟是好是
壞？」梁曉聲略作沉吟，然後不動聲色地
說：「歷史不容假設。在我回答您這個問
題之前，我也問您一個問題，如果沒有第
二次世界大戰，也就沒有以反映第二次世
界大戰而著名的作家，那麼您認為第二次
世界大戰是好是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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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公園內的「請就座」大型木
裝置，充滿親和力。 作者供圖


